


书生张国荣被婴儿的啼哭吵醒时，兰若院

刚刚披上曙色。

昨晚张国荣听燕赤霞院长介绍了院内一些

造诣高深的院士，没提到院士们有没有家属，现

在看来是有的，这婴儿听来像是才出生的呢。

张国荣穿上衣服，走出客房。他想在黑松坡

上散散步。往哪边走呢？随便，就往婴儿哭的那

边吧。

婴儿仍然哭着。奇怪的是，有孩子的哭声，

却没有妈妈哄孩子的声音。

张国荣走到那家门前，婴儿的哭声戛然而止。

再也不哭了。

张国荣站在那里发着愣，忽然看见前面大黑

松下像有人在婆娑起舞，便又向前走去。

一个裙裾飘飘像会随风而去的少女，双目直

视西天的晓月，手臂和腰腿缓缓扭动。



没有舞曲，张国荣一边当观众一边在心里谱

出优美的舞曲。

少女的舞蹈结束时，张国荣心中的舞曲还在

往下流淌⋯⋯

“喂，你在发什么呆呢？”少女问道。

“哦，真好。”张国荣有点不好意思。

“这是献给月亮的舞蹈吗？”因为张国荣见

少女一直盯着月亮，所以这样问。

“不，”少女说，“这不是贡献，是获取。”

“获取什么？”

“月亮能。”

只听说过太阳能。

“月亮能是派什么用处的？也能煮饭取暖

吗？”

“当然不行，月亮能是一种冷能源。而且它

不仅是物理能源，同时还是心理能源⋯⋯”少女

忽然住了口，“请原谅我不能向陌生人透露我的

研究机密。”

张国荣顿时吃惊：“这么说你也是兰若院的

院士？”

少女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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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多大了？”

“十六岁。”

张国荣只能连呼惭愧：“我要出汗了。请问

芳名？”

我叫林泉心。”

“我张国荣久闻燕院长大名，特地远道来访，

没想到兰若院人才济济，竟还有林小姐这样有志

却并不年高的

“我告诉你，”林泉心笑道，“在兰若院里，你

还可以看到比我‘年低’的院士呢。”

“比你还小？！”

“她就住在你刚才经过的小屋里。”

张国荣回想一下，刚才只经过一座小屋：“那

屋里有婴儿哭声的？”

林泉心点点头，脸上露出一丝狡黠。

按林泉心的介绍，张国荣在门外呼唤罗旋院

士。

屋里的罗院士回答道：“你从窗户进来吧，我

正忙着，没空开门。”

张国荣只好翻窗而入。



等等，你叫什么

只见一张大桌子上堆满了厚厚的本子，一个

十三四岁的小姑娘在本子上飞快地写着。

小姑娘抬头看了张国荣一眼，然后手不停挥

地说：“帅哥对不起啦，当院士就会忙成这个样子啦。”

张国荣问：“这是你每天的功课？”

“不是每天，是每个时辰。”罗旋在一个本子

上写了一通，又匆忙打开另一个本子，“我要把我

随时看到的想到的一点不落地记下来，好从里面

琢磨出人生的意义。比方现在我就要写：‘有个

帅哥从窗户外面跳了进来’

名字？”

“张国荣。”

“那就这样写：‘有个叫张国荣的帅哥从窗户

外面跳了进来’⋯⋯”

罗旋就一边做她的功课一边与张国荣聊天。

“张国荣，你知道兰若院的来历吗？”

“我听说，这里本来叫兰若寺，是座废弃已久

的破庙，闹鬼闹得很厉害。后来剑侠燕赤霞选中

此处创办研究院，各方高人闻风而至，一举扫灭

了兰若寺的妖魔鬼怪，从此改名为兰若院。”

“你只说对了一半。”罗旋纠正张国荣，“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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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跟妖魔鬼怪较量了一阵，把他们打败了，但

并没有消灭他们。”

“哦？”这倒是很令人意外。

“甚至没有赶走他们。”

张国荣吃惊了：“你是说，他们⋯⋯还住在这

儿？”

“是的，我们达成协议，和平共处，当然那些

家伙有时憋不住要闹点小乱子。有的院士出于

研究需要，还必须跟妖魔鬼怪同居一室。比如有

位马院士，我们叫他‘马另类’的，因为他是研究

另类生物学的，他就是与兔子精和白菜精睡一张

床，每天观察兔子怎样吃掉白菜、白菜怎样吃掉

兔子。对了，你注意过院长办公室的仙人球和扫

帚没有？”

张国荣想了想：“也就是普通的仙人球、普通

的扫帚吧？”

罗旋说：“告诉你，院长办公室墙上密密麻麻

的窟窿，就是那个仙人球快乐飞行的时候弄出来

的。而那把扫帚高兴起来会把自己当成一枝笔，

燕院长的那些文件可就遭殃了⋯⋯”

正说着，自远而近传来“呜啊呜啊”的声音，



最后是门板上重重的一声“砰”！

罗旋说：“这是院长派仙人球送通知来了。”

张国荣走过去开了门，果然看见一张纸被那

仙人球钉在门板上。

罗院士：

您好。

有张有弛的工作是最有效率的工作。现

决定在院部会所举行象棋友谊赛。

如果您想参加少年组的比赛，请在上午

前来。成人组比赛将在下午进行。

院长燕赤霞

仙人球在门板上挣扎着。

罗旋说：“放了他吧。”

张国荣便将仙人球从门上拔出。仙人球又

“呜啊呜啊”飞走了。

张国荣问罗旋：“你去比赛吗？”

罗旋站起身说：“去啊，你也去参加吧？”

“我不会下棋。”

“那你在这儿坐一会儿，等我回来。”



“我可以看看你写的东西吗？”张国荣对那

些本子挺有兴趣。

罗旋犹豫了一下。

“也是机密？”

“不算机密也算隐私吧。”

但罗旋还是答应了张国荣。

罗旋走后，张国荣忽然想起忘记问一件事：

这屋里怎么会有婴儿的哭声？

他细观左右上下，没有能藏活人的地方呀。

罗旋说过，她会把看到的想到的都写进本子

里

张国荣拿起罗旋刚才写过的那个本子，见封

面上标着“十四岁”。“有个叫张国荣的帅哥从窗

户外面跳了进来”便是写在这个本子里。

如果说“十四岁”的本子写的是十四岁的事，

那别的本子就该是别的岁数的事了？

张国荣翻了一下，很快找到了“十三岁”、“十

二岁”、“十一岁”⋯⋯

使他惊奇的是，竟然还有“一岁”的。不过，

一两岁时发生的事，总是由大人记录的吧。



但当张国荣翻开“一岁”的本子后，他目瞪口

呆了。

昨夜，罗氏枯荣术的修炼完成了最高阶

段，一百岁的我静静地躺在床上，只是呼，不

再吸。

今晨醒来时，觉得床好大，把手伸直都

摸不到床沿。这才意识到自己获得了新生，

又成了婴儿。我赶紧清一清嗓子，用响亮的

婴儿哭声祝贺我自己。

考虑到婴儿走动不便，事先把本子和一

小段木炭放在床上。因为以后每天要完成

一轮百岁人生，已准备了一百个本子，分别

记录每天一岁至一百岁的所感所思。

一岁时的各种感觉特别清新敏锐。

远远的就听见那个扫帚精扫地的声音。

他扫得很快，却又不刺耳，尽量扫出节奏来。

一岁时觉得红红的太阳特别亲切。觉

得猫的皮毛手感特别好。觉得甜的东西特

别甜，苦的东西特别苦。一岁时的花特别香，

大便特别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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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荣自语道：“怪不得林泉心笑得那样古

怪。罗旋可以算是兰若院最小的院士，也可以算

是最老的院士。怪不得燕院长在通知里说明，上

午是少年组比赛，下午是成人组比赛，因为罗旋

可以上午是少年下午是成人⋯⋯”

张国荣又找到一百岁的本子。

觉得好累。

好累的一天。好累的一生。从早到晚

在一百个本子上匆匆忙忙写了一遍，手都僵

了。扫帚精见我这样，说：“要不要我来帮你

写？我是一把专业的扫帚兼业余的笔，但我

高兴起来是可以把地扫得很业余把字写得

很专业的！”我到底还是没敢让他帮忙。

今天这一生忙忙碌碌似乎过得挺充实，

似乎又有些乏味。十六岁时很想遇上个帅

哥聊聊天。三十岁时想当当新娘子了。八

十岁时头皮有些发痒，心想有个老伴帮我洗

洗头该多好啊。

后来又想，这辈子就算了吧，下辈子还

可以好好过，明天还有希望⋯⋯



”

“你⋯

赛完了？”

罗旋高兴地说：“我赢了！研究预言学的莫

院士预测我会赢，但和我对阵的仔仔就是不相信，

他想耍赖。他是研究意念建筑的，可以用脑子搬

运砖石。他一闭眼，被我吃掉的那只马就又出现

在棋盘上了，被我当场揭露，哈哈！

罗旋便要赶紧把这开心的事情记到本子上，

现在要用十七岁的本子了。

“你这辈子别太累了，”张国荣对罗旋说，“我

可以陪你多聊一会儿。”

“太好了！”

”

两人正说得热闹，忽然张国荣眉头一皱。

“我忽然感到

“肚子疼？”

“不是，在肚子上面一点，”张国荣的手抚摸

他回过头去时又被吓了一跳

“ 帅 哥！”

凝神阅读中的张国荣被吓了一跳。

青苹果长

成了红苹果，罗旋已是青春焕发，“妹力”四射。

年轻书生不知怎么有些口吃了，“比



”

着自己的心口，“感到一阵忧郁。”

“哦 ？”

“对不起，我已经没有心思陪你聊天了。”

“那，你去哪儿？”

“我也不知道。”

十七岁的罗旋失望地看着张帅哥踉踉跄跄

地走了出去。

顺着那阵忧郁袭来的方向，张国荣不知不觉

走进了林泉心工作室。

林泉心见到张国荣，问他：“张先生，您是不

是忽然有了某种感觉？”

张国荣点头道：“一种对任何山珍海味都没

胃口的感觉。”

林泉心说：“我的试验成功啦。”

“什么试验？”

“月亮能的应用试验。”林泉心解释道，“我们

不是陌生人了，不必再保密。月亮能作为物理能

源可以影响潮汐涨落，作为心理能源可以控制人

的情绪。我们把采集到的月亮能经过处理发射

出去，能使暴跳如雷的人平静下来，也能使



“也能使心情愉快的人感到忧郁，就像我这

样？”

“对不起，这是必要的试验，结果打扰了您，

请多包涵。”

“什么包涵？！”张国荣火气上来了，“我答

应陪罗旋院十多聊一会儿，你的试验破坏了我的

承诺，损害了我的形象，知不知道？”

眼看靠“对不起”是浇不灭张国荣的怒火了，

林院士赶紧盘腿坐下，两只手掌竖在头上。

“这是干什么？”张国荣感到奇怪，“像只兔

子。”

“是兔子呀，”林泉心说，“月宫不是有只玉兔

吗？我是模仿玉兔向您发射月亮能，好让您消消

气，高兴一点。”

过了一个时辰，林泉心问张国荣：“您是不是

高兴一点了？”

张国荣说：“没有。”

玉兔的耳朵只好继续发射月亮能。

又过了一个时辰，林泉心又问：“是不是高兴

一点了？”

张国荣说：“非但没有高兴，而且觉得很烦。”



林泉心说：“大概是储存的能量不够了。您

就等一等吧，等到晚上月亮出来，我再补充一些

能量来调节您的情绪。”

张国荣只好再等。

但他忽然想到罗旋，他问林泉心：“罗旋现在

多大岁数了？”

林泉心估算一下：“七八十岁了吧。”

张国荣呆呆地自语道：“她成了一个老太太

了。现在她的头皮又该发痒了吧？她又在想，有

人来给我洗洗头该多好啊。”

他这样自语着，一边朝外走。

林泉心问他：“您不想等我的月亮能？不想

高兴一点了？”

张国荣回答：“等我从罗院士那里出来，我就

会高兴一点了。”




